
▲ ▲ ▲ ▲

新 闻 眼4 2021年12月10日 星期五
E-mail：rmzxbxwplb@163.com
编辑电话：（010）88146837

责编 /朱婷 校对 /赵永博 排版 /姚书雅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69号 社长：王相伟 邮政编码：100142 年价：384.00元 月价：32.00元 零售：1.30元 电话：88146900 本报发行：88146999 全国各地邮局收订 港澳及国外由北京399信箱收订 刊号：D76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第0195号

更多报道见人民政协报更多报道见人民政协报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

▲▲▲▲


︽︽
天天

路路
︾︾

图片来自网络

■ 记者手记

“那是一条神奇的
天路，把人间的温暖送
到边疆，从此山不再高
路不再漫长，各族儿女
欢聚一堂……”2006 年
7 月 1 日，世界上海拔
最高、线路最长、速度
最快的高原铁路——青
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一条神奇的“天路”满
载 全 国 各 族 人 民 的 希
望，跨昆仑、越草原、
穿戈壁，在雪山流云间
蜿蜒穿梭。而 20 年来，
一曲 《天路》 也把雪域
高 原 的 壮 美 与 时 代 变
迁，唱进了亿万中国人
的心田，唱出了全国各
族人民团结奋斗的豪迈
心声。

2021年，辛亥革命110周年。在缅怀孙
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致力振兴中华的光辉业
绩时，孙中山写于 1919 年的著作 《建国方
略》因其前瞻试验性，在百年回望中尤为耀
眼。其中的《实业计划》第四计划中专用一
章节构想“高原铁路系统”，提出将铁路分
别从兰州和成都修到拉萨。奈何彼时战乱动
荡、国力凋敝，“修建高原铁路”这一蓝图
注定无法实现。

“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
萨。”20世纪80年代，美国旅行家保罗·泰
鲁在《游历中国》一书中如是写道。

青藏高原雪山绵延，空气稀薄。平均海
拔 4000 米以上、极易诱发高原病的“无人
区”被称为“生命禁区”。医学显示，人在
这里即使站着不动，心脏负担也相当于在平

原背着 25 公斤重物爬坡。载入共和国历史
的一组组数字也详尽诠释着何为“生命禁
区”：1953 年修建青藏公路时，平均每修 1 公
里就有1人牺牲；1985年公路改建时，一个工
程部门在三个月里，仅止痛片就用掉 13 万
片；海拔高于4000米的线路超过960公里，极
端气温达零下40摄氏度……

但中国人百折不挠的精神之火从未熄
灭。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十多万筑路
大军冒严寒、顶风雪，战缺氧、斗冻土，以
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挑战极限，战胜艰难险
阻，并以敢于超越前人的大智大勇，拼搏奋
斗，开拓创新，攀登不止。

2006年 7月 2日零时三十一分，拉萨火
车站内，从格尔木出发的“青1”次首趟进
藏列车缓缓驶入站台。中国向世界宣告：铁

路修到了拉萨！
苍茫雪域，巍峨昆仑，见证了世界铁路

建设史上的奇迹。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西方人的断言被打破，先驱们伟大的梦想终
得实现。

在世界屋脊上，铁路建设的任何一个成果
都来之不易。当年那些奋战在青藏线上的建设
者们，虽有铮铮铁骨，但终究是肉体凡胎，在
那样恶劣的条件下要坚持施工作业，如果没有
崇高爱国的情怀和自甘奉献的精神，如果没有
敢于挑战极限的精神，绝不可能创造出青藏铁
路这样的人间奇迹！

时光流逝，唯有精神永恒。
如今，“两路”精神历经七十余载而生生

不息，“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
神激励我们把一个又一个

“不可能”变成“可能”，
创造一个又一个中国奇
迹 。 2020 年 11 月 8 日 ，
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开
工建设，又一条钢铁“天
路”将通向雪域高原。

穿越冰雪，我们无惧
风雨。

唯有精神永恒
王慧峰

“盼望铁路修到我家乡”

“2006年7月1日，格尔木—拉萨”——中国铁
道博物馆，一张红色的火车票静静地躺在展柜里，上
面印着的“青1次”“首发列车”等字眼格外醒目，
显示着这张火车票的特殊。

一张小小的火车票，记录下永恒的历史时刻。
2006年7月1日，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全

线通车运营，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作为世
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横亘在世界
屋脊上的青藏铁路打破了“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
永远到不了拉萨”的断言，成为世界现代筑路史上
的奇迹。

“清晨我站在青青的牧场，看到神鹰披着那
霞光，像一片祥云飞过蓝天，为藏家儿女带来吉
祥……”巍巍群峰，茫茫雪域，伴随着飞速奔驰的火
车，一曲《天路》从天际穿越海拔数千米的世界屋
脊，唱出了十万筑路大军将“高原冻土变成建设热
土”的豪情壮志，记录下了青藏铁路带来的发展巨
变，20年来仍激荡人心。

尽管过去20年了，但《天路》的创作过程仍然
深深印在著名作曲家、原总政歌舞团团长印青脑海
中。令人意外的是，这首经典之作的诞生竟源自一次
命题作文式的任务。

“给巴桑写首歌吧。”2001年初夏，距当年总政
“八一”晚会演出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当时的总政

领导找到印青和词作者屈塬，要这对黄金搭档为西藏军
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藏族歌手巴桑写首新歌。那时，这位
来自世界屋脊、拥有天籁之音的歌手刚刚在全军会演中
拿过金奖，深受大家喜爱，就缺少一首代表作。

青藏高原的素材浩瀚如烟，究竟写什么呢？
印青回忆，一开始他们完全找不到方向，思绪天马

行空却又无从下手。直到一天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篇讲
述青藏铁路建设的文章《青藏铁路揭秘》，两人顿生灵
感。那一刻，印青看见屈塬两眼放光，自己也怦然心
动，心想“这下可能有戏了!”

青藏铁路是新世纪党中央号召西部大开发的标志
性工程，举世瞩目。“这个主题有很多种写法，可以
写修青藏铁路怎么好、铁路工人干劲怎么大，但无论
如何都不能仅仅为了简单完成任务。”作为军旅艺术
家，两位创作者掂出了肩头应担负的强烈责任，最后
决定从一个西藏女孩的视角——“盼望铁路修到我家
乡”作为切入口。

“给我几天时间，谁也别打搅我！”老搭档屈塬留下
这句话后把自己锁进招待所的房间，几天后“黄昏我站
在高高的山冈，盼望铁路修到我家乡。一条条巨龙翻山
越岭，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这样的诗句便呈现在
印青眼前，人物、景色、深情在娓娓道来中沁入人心，
让人眼前一亮。几乎就在同时，2001年6月29日，举
世瞩目的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正式开工建设。

屈塬与印青相识于20世纪90年代初，一同参加过
全军几乎所有的重大文艺创作和演出，合作的作品有几
十首之多，在歌曲创作上感应默契。屈塬的歌词引发了
印青的乐思，旋律如泉奔涌顺势而发，“几乎没有遭遇
任何阻碍，写得特别顺畅。”印青说，这首歌第一稿曾
定名为《高原幸福路》，在修改过程中，灵感不断迸发
的两人最终碰撞出《天路》这个歌名。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祖国的温暖送到边疆。
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各族儿女欢聚一堂……”一
个多月后，在2001年主题为《边关颂》的“八一”文
艺晚会上，巴桑首唱《天路》，并很快在青藏铁路建设
工地和藏族聚居区百姓当中流传起来。

“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

因为时间紧迫，《天路》的创作连采风的过程都没
有。但印青和屈塬之前已经多次上过青藏高原，他们
对西藏风土人情的热爱一直烙在心底，“那是一种说
不出的感召力”。印青说，先辈们用热血铸就这段雪
域天路的历程，他们并不陌生，时常感佩于心。而为
真正的时代英雄书写赞歌，本身就是文艺工作者的天
职所在。

印青很早就知道，把铁路修进西藏，是新中国老一
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夙愿，也是西藏和全国各族人民的
殷切期盼。1956年，党中央作出决策，要把铁路修到
拉萨去。青藏铁路建设初期，数万铁道兵用白糖抵挡高
原反应，靠黄豆和干菜来补充营养，但高原环境的艰苦
恶劣没有让建设者们屈服，他们心里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一定要将铁路修到喜马拉雅山”。

当年在铁道兵的队伍里，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
天上没有鸟，地上没有草，白天兵看兵，晚上看星星。
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行走相当于在平原负重一个25
公斤的面袋，施工作业的难度可想而知。英雄的建设者

们近乎用生命的代价一点一点将路向西藏延伸。但限于
国家当时的财力和技术水平，青藏铁路历经“两上两
下”，只建成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于1984年投入
运营。

进入新世纪，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高原人民期
盼已久的青藏铁路终于迎来历史性的机遇。在青藏铁路
二期工程建设中，14万筑路大军挑战生命极限，依靠
智慧与勇气，克服了多年冻土、生态脆弱、高寒缺氧等
一个又一个高原铁路建设的世界级难题，最终建成了穿
越世界屋脊的“天路”。

“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冈，看那铁路修到我家乡，
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天
路》没有华丽的辞藻，随着乐曲流淌而出的是藏族儿女
有感而发的心声。“我们常年生活在内地平原的人，仰
望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铁道线，那真是一条在天上行
走的漫漫长路，从人间通往天堂的一条秘境之路。”印
青说。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2005年央视春晚，随着歌手韩红的动情演绎，《天
路》一夕间传遍大江南北。十几年来，这首好听好记且
风格浓郁、意境辽远的歌，每每响起依旧深深地打动着
人心，并被长久地记忆。

《天路》是一首极富抒情性的歌曲，旋律特征十分
鲜明。作者并未照搬套用藏族民歌旋律，而是将骨干音
调的高低长短重新排列组合，听上去新颖别致。

近40年的创作生涯、1700多首作品——佳作不断
的印青被称为“旋律大师”，在他看来，好歌曲的关键
是作者对作品拿捏把握得准确，找到拨动人们心弦的那
个最真诚的音符，“作曲家要用心为社会、为人民写
歌，带着使命感去创作是发自内心的真话”。

多年来印青对一篇文章印象深刻，作者是一位青藏
铁路沿线的技术员，说在高原上修建铁路艰苦异常，冻
土使得挖掘机都挖不动，他们劳动一天疲惫不堪，远远
地听到工棚里传出《天路》的歌声，感到浑身又充满了
力量。“这首歌成了整个青藏铁路修建大军的精神支
柱，‘有美丽可爱的姑娘等着我们把铁路修过去’，就是
这样的力量。”

跨过巍巍昆仑、穿过茫茫雪原，全长1956公里的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直
达西藏腹地。为了使雪域高原和祖国内地紧紧连在一
起，几代铁路人历时半个世纪，克服高寒缺氧、多年冻
土、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难题，筑起人类铁路建设
史上的丰碑。

一条青藏线，穿越历史和未来；一条通天路，寄托
梦想与期待。截至2021年6月底，青藏铁路累计运送
进出藏旅客 2900余万人、进出藏货物 6800余万吨。

“现代交通网”在雪域高原徐徐铺展，载着雪域儿女驶
向幸福梦想的彼岸。

20年后，再哼唱起 《天路》，印青有着更深的感
触，这条献给雪域高原的“哈达”拉近了青藏高原与祖
国乃至世界的距离，也改变了沿线百姓的生活，“真正
成了一条推动西藏各族人民奔小康的‘幸福线’”。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青
稞酒酥油茶会更加香甜，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雪
域高原因“天路”而生，如今又因“天路”而兴。

“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本报记者 王慧峰


